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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 木木 （（山西山西））

初春时节，房前屋后，翠绿新嫩的
榆钱儿，就会被人们再次念起。

春 天 的 野 菜 中 ，以 榆 钱 儿 最 好
吃。过去集市上没有榆钱儿的影子，
要想吃鲜只能亲自去 采 撷 。 有 胸 前
挂一布兜，爬上高高的树干，一把一
把 撸 榆 钱 儿 的 少 年 ，也 有 手 把 抓 钩
镰 刀 树 下 钩 刈 榆 钱 儿 的 老 者 ，树 上
树 下 ，大 呼 小 叫 ，笑 语 喧 哗 ，平 日 里
静谧的巷闾间、荒凉的田埂地头，春
天 里 有 了 活 力 。 人 们 趁 着 鲜 嫩 采 撷
下 来，或蒸或煮，品尝着各种美味佳
肴。

好榆连村榆钱儿香！树树开花，
村村相连的榆钱儿，一串串、一簇簇，
缀满枝头，漫山遍野。它是春、是暖、
是爱、是希望，它是人间四月天！如
今，榆钱儿在早市上或可论斤买到，是
很方便，但没了采撷的乐趣。

榆钱儿是榆树的翅果，亦即榆树
的种子，它是先叶开花，或花叶同放，
因其外形圆薄如古代钱币而得名，又
因它是“余钱”的谐音，因而就有了吃
了榆钱儿就会有余钱的说法。人们喜
欢它的鲜嫩，更在乎它健胃安神、杀虫
消肿，特别是现代人抑制幽门螺杆菌
的药用价值。

榆钱儿解馋，榆树皮则可果腹充

饥。不上点岁数的人，是没有这点阅
历的。过去，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无
米为炊，无奈的人们就会折枝刨根剥
皮，将榆树皮晒干碾细磨成榆皮粉，利
用它的粘黏特性和玉米、高粱等粗粮
面粉，做成榆皮面饸饹、榆皮面饺子、
榆皮面拨子等，在民间口口相授、辈辈
传承。上古《尔雅》已有“榆皮，荒发农
人食之，以当粮不损人”的记载。能救
民于水火的榆皮啊，还可在人们无奈
时填饱肚子。

我很喜欢榆钱儿的鲜香、榆皮面
食的美味，却更崇尚“榆木疙瘩”的质
朴和无我。

榆树开窍在枝，其花在籽，其魂在
爪。榆树爪即榆树根，榆树根就是传
说中死硬死硬、顽固不化的“榆木疙
瘩”，榆木疙瘩才是榆树的魂之所系、
精神之寄托。

榆树生来随缘，不涉人工。榆钱
儿成籽后，随风飘落，随时着地，不择
沃土江湖，不弃秃岭荒山，一旦着地安
家，则发芽生根，破土石而生。始于毫
末，不扶而直，根系发达，适应性强，抗
风抗虫蛀，耐寒耐旱耐贫瘠，生长快，
寿命长。

青衿之志，蓬生烘长，“养其根而
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天之高，
直接参天无愧色；地之厚，砥砺深耕透
土石。与梅花同报春，与杨柳共婆娑，

与桃李齐芬芳，不斤斤于计较，不戚戚
于得失。栉风沐雨，蒙霜冒雪，自强不
息，风华正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
雨，廿年长成合抱之木，枝叶参天，植
被乡土，滋养生灵。

然“天 地 不 仁 ”，风 吹 日 晒 ，鸟 剥
虫蛀，天灾人祸，任尔摧折。功不唐
捐，根柢盘魂，山崖表里，道成树身，
究竟无我。壮树暮年，乐于独处，不
肖市井奢华 ；期于守常，岁奉榆钱至
天 年 。 不 苟 且 ，不 媚 俗 ，更 不 会 讨
巧，不随世变，终日默然，见素抱朴，
少 思 寡 欲 ，被 世 人 冠 以“ 榆 木 疙 瘩 ”
的 雅 号 ，独 享 殊 荣 ，辞 暮 尔 尔 ，烟 火
年年。

谦卑笃静而非顽固不化的榆木疙
瘩啊！就是这个样子、这种表现，允许
别人如此地评判它，如此地对待它。
如果是在膏流节断、粉身碎骨的日子
里，更可感悟榆木疙瘩究竟无我的高
贵品格。它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
而来的，在每一个当下时刻，它是全然
的允许、全然的体验、全然的接受。它
的生命是极致美丽的，演绎了生命至
善的真谛！

皮糙壳厚生意尽，昂首挺胸心怀
谷。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榆钱一老
宿。榆树生死一世则近于道矣，《抱朴
子》“称仙人者，老树也”。噫！唯斯树
谁与其同体一味？

榆榆 树树 情情

■■ 苑广阔苑广阔 （（广西广西））

去乡下参加亲戚的婚礼，随意在
小村庄走走。转过一个胡同，一座颓
败的老房子出现在面前，房子已经倒
塌了，只留下石头打的地基，土打的院
墙却仍旧矗立，院子里也是杂草丛生、
一片葳蕤。

吸引我的，不是老房子的残破之
美，而是院墙上的墙头草。这些土打
的院墙能够历经几十年风雨而屹立不
倒，最大的功劳，就是这些墙头草。

墙头草，顺风倒。人们喜欢用墙
头草来形容那些做事没有原则、立场
摇摆不定的人，自然是贬义。不过我
这里说的墙头草，是实实在在的，长在
墙头上的各种杂草。

以前老家的房子，都是用具有黏
性的黄土垒墙，这种黄土是从地下挖
掘而来，里面很难掺杂草种子，自然也
是长不出来野草的。墙垒好以后，为
了防止被雨水淋塌，会在上面覆之以
大小不一，厚薄不均的石片，老家人称
这种石片为“瓦”。

日子一久，有时候是风吹来的，有
时候是小鸟带来的，一些草的种子就
落在墙头石片的缝隙里，借着雨水，生

根发芽，成了墙头草。刚垒好的院墙，
瓦片齐整，这些小草只能见缝插针，歪
歪斜斜地从缝隙间探出头来，努力沐
浴着朝阳和晚霞。

过上几年，调皮的孩子爬墙揭瓦，
野猫或黄鼠狼的踩踏，以及被大风吹
落……覆盖在墙头上的石片就越来越
少，墙头上长出来的野草越来越多，渐
渐葳蕤一片，开始代替石片的功能，保
护着土垒的墙头不被雨淋透，不会一
点点坍塌。

房主自然也知道墙头草护墙的功
劳，从来不会去主动拔除它们。于是
年复一年，墙头上的草越长越茂盛，渐
渐成了气候。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树的种子落
在墙头上，生根发芽，像构树、槭树、椿
树等等。不过墙头方寸之地，实在不
适合树木的生长，长大以后，树根会破
坏墙体，看到墙头上出现小树苗，总会
被人第一时间拔掉。

长错了地方的小树苗，就此失去
了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机会，让人有
些惋惜，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
也算是环境影响命运的一个案例吧，
大自然是如此，人类社会，很多时候亦
是如此。

有时候墙头上也不仅仅是草，还
有仙人掌。这往往都是主人主动种上
去的。仙人掌是一种极容易成活的东
西，从别人家的墙头或者是花盆里扯
下一片仙人掌肥厚的叶子，随意扔在
自家墙头，只要一场雨，它就会生出细
根，扎进泥土，不出一年，一片变成两
片，两片变成更多片，然后覆盖了整个
墙头。

墙头上的仙人掌，可以保护墙头
不被雨淋湿，也可以起到阻止野猫、黄
鼠狼翻墙进院的作用。

如今，在农村已经很少见到土墙，
房子一律红砖青瓦，院墙也都是以红
砖垒成，寸土难沾，墙头草，也随之成
为了曾经的风景，存在于我们这代人
的记忆中了。

墙头草

■■ 王镇海王镇海 （（四川四川））

青城山下的柳凤岛，黑石河静静环
绕，自然环境幽雅静谧，从最初的农家
乐，发展为如今颇有盛名的网红打卡
点，堪称城市中的自由心灵静栖之地。
我心中期待已久，如今终于有机会前往
一探究竟了。

汽车行驶在成青路上，沿途美人蕉
竞相开放，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清香，窗
外一闪而过的田野、树木、房屋，像一幅
幅画卷，远处的青城山愈发青翠沉静。

走进柳凤岛的“原始部落”，原木搭建
的木楼透着松脂的芳香，身处其间，让人有
种置身于松林的感觉。顺着小火车的轨
道，进入“水月洞天”，行走途中，我被一阵
悦耳的鸟鸣吸引，凝神细听，原来是几只路
边跳来跳去的身披黑白色羽毛的小水雀，
我一下想起了小时候捉水雀的情景。

数年前，柳凤岛还是一片浅滩，周
围仅有几户农户。河滩、杂草丛里有许
多水鸟、水雀。一到放假，我和村里的
小伙伴们便会结伴前来捕鱼、捉鸟。特
别是夏天，蹚过清凉的河水，小伙伴们
穿着短裤，赤足徜徉在浅浅的河滩上捉
螃蟹，那份惬意真真是夏日里最美的享
受。如果哪个小伙伴玩性大起，一场水
战就此拉开，一玩就是大半天……

一晃好些年过去了，我竟不敢相信
我所站在的地方就是曾经的柳凤岛。眼
前各具特色的建筑星罗棋布坐落在黑石
河两岸，那些极具川西民居的茅屋，当
然，那些所谓的茅草，都是塑料仿制品，
耐日晒耐雨淋；还有仿原始部落式的圆
形土坯屋，竹篱笆围绕在四周，形成一个
个小院子：特别是客家人所特有的大型
土楼里，几百套房间的乡村酒店，给人一
种足不出户便可赏尽各地风情的感觉。

一列小火车在波光粼粼的“银河”

和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间穿梭着，车
头上“振兴号”三个字仿佛浓缩了柳凤
岛这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昔日只能
捕鱼捉虾的小农家乐，变成了集游乐、
观光、住宿为一体的大型乡村旅游景
点。游客们不仅能体验到乡村原始的
自然风光，还能感受到流行创新和传统
古朴相互交融的新景象。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银湖”边的火
锅城就餐，这是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乡
村火锅城，露天的场地里，可以尽兴欣
赏湖对岸的歌舞表演，感受夏日里凉爽
的晚风，呼吸乡村清新的空气。而这些
来自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充
斥着每个人的感官，让人乐不思归。

一旁送菜的婶子凝神看了看我，上
前一步问道：“你是海海吗？”我抬头一
看，这不是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表婶吗？
听说在外面打工赚了不少钱，怎么今年
没出去呢？

她指了指银湖，说：“你表姐在舞蹈
队里参加表演呢，空了来家里玩哈。”我
望向湖面，此时，一艘竹筏载着歌手正从
湖面缓缓来，清悦的山歌飘荡在银湖的
上空，颇有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一种新的乡村劳动模式在这里开
启，忙时栽秧打谷，闲时来岛上打工，再
也不需要外出打工。柳凤岛的开发，不
只带动起了乡村旅游业，这些酒店、温
泉、火锅城配备的员工，还让当地的剩
余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加上柳
街镇七里诗乡之故，这里的文化氛围也
特别浓厚，这里的父老乡亲，不只一边
种地一边种诗，还一手抓旅游，真可谓
是乡村振兴下的新型农民。当然，作为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薅秧歌，在这
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回顾新旧柳凤岛的发展变迁，这样
的乡村还真是值得一游。

柳凤岛今夕

■ 刘琪瑞 （山东）

朋友发了一组图片，是她精心培育
的绿植盆景，其中有两盆，长有细长的叶
子、浅褐色的花穗，绿云缭绕，清秀可人，
她美其名曰“香云积”。我调侃她：“这哪
是什么香草芳卉呀，分明是野地里的莎
草，我老家人叫它香蒲子草！”

香蒲子草学名叫香附子，莎草科莎
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从开春一直长到

深秋 ，茎叶瘦弱细长 ，可
长 到 半 人 深 。 它 是 地 里
的 野 草 ，更 是 庄 稼 的 害
草 ，越是肥沃的土地 ，它
长得越茂盛，与农作物争
阳 光 、夺 养 分 、耗 地 力 。
如 果 庄 稼 地 里 生 了 这 种
草 ，乡人就犯了愁 ，锄了
长、长再锄，无休无止，非
得 把 它 地 下 匍 匐 的 根 茎
挖出来，香附子草才能抑
制 住 生 长 。 它 的 生 命 力
太强大了，如果茎块捡拾
不干净，哪怕有一点儿根
须 ，经了一场雨水润泽 ，

香附子草照样萌发，蔓延成蓬勃茁壮之
势。

这种被庄户人家恨得牙根痒的恶性
农业害草，却也有人专门辟出园地培植，
这是为何？原来，香附子草长到八九月
间，地下的块茎就会膨大开来，像传统点
心果子里的小金果，短粗带点弯儿，散发
出浓郁的香气。采挖出来，择去根须，清
洗干净，置于草席上晒干，就是大名鼎鼎
的中药材香附子，具有理气解郁、调经止

痛等功效。而且香附子的炮制工艺不
同，其性能和用途也各不相同，生香附子
解表止痛，醋炒香附子消积止痛，酒炒香
附子通络止痛，炒炭香附子止血。如此
看来，香附子华丽转身，成为一种名贵的
中药材，许多中草药配方都要用到它。

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母亲给我们
缝制花肚兜、香荷包，里面填充的中药材
除了艾草、薄荷、蒲草，最多的就是碾碎
了 的 香 附 干 。 香 附 子 还 有 解 热 祛 燥 、
吸汗除湿、增香消臭的作用，我们穿着
这种草药花肚兜，戴着香附子荷包，清
爽透身，香气缭绕，整个暑天都是舒惬
的。

在我们老家，香附子和益母草、艾草
并称为三大“女儿草”。乡下女孩儿常采
集香附子和其他草药，洗净、晾干、研末，
做成药囊、香包，放进闺房里，或者缝进
贴身小衣里，不仅是为了解暑祛燥、吸汗
添香、爽身安神，还用以防治各种女儿
病。后来知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称香附子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
是因为香附子尤善解肝郁、气郁、情志不
遂的郁气，还可用于月经不调、经闭痛
经、寒疝腹痛、乳房胀痛等症。

不仅可做药材、做香料，香附子还有
一大妙用，就是做荤菜时当佐料。记得
母亲常收藏香附子干，过年过节时，用它
和花椒、胡椒等佐料，炒鸡、炖肉、烧牛
肉，那香气不像八角、小茴香那样浓烈，
淡淡芳香氤氲着香草的气息，和融、柔
顺、贴切，那滋味在颊齿间缭绕不绝。

家乡还有一种莎草，叶子一绺一绺
的，细细长长，可达一米多。乡人采了这
种又长又有韧性的莎草，摊在小院里、场
地边，晾晒成半干状，用以编草包、织草
鞋，忒耐用。还用它和灯心草、白茅草、
红篾片混编，编成花纹好看的草席，躺在
这种吸汗透气、暄软舒适的香草席上消
夏纳凉，不觉一帘幽梦就浮了上来，梦里
紫穗摇曳、芳草连天……

母亲打年轻时就会编这种莎草席，
如 今 年 纪 大 了 ，每 年 夏 天 还 会 编 一 两
领。得知我睡眠不好，她耗费了大半个
月，为我编了一领草席。枕着这散发着
香附之香的草席，幽梦附来，梦里有《离
骚》“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的景象，有
古词牌“踏莎行”的音韵，还有苏东坡“软
草平莎过雨新”“风来蒿艾气如薰”的意
蕴呢！

香 附 草 浸 润 的 夏 天香 附 草 浸 润 的 夏 天
■ 耿艳菊 （北京）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第四十回行令
时刘姥姥说：“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说
的便是南瓜。每看到此总有他乡遇故知
的亲切，同为乡村免不了一些共通的属
性，老家豫东乡村也称南瓜为倭瓜。这
名字听起来土俗，倒也与它的身份般配，
有几分乡野之气。从前，乡村人把脸生
得扁平粗硕的人形容为倭瓜脸，意味着
丑，可是这样的人大都拥有着一副好心
肠。宛如倭瓜，名字粗鄙，却是美味。

过去的日子虽苦，可大家似乎格外
心灵手巧，把简单的饭食也做得滋味悠
长，比如倭瓜。多年后行走他乡，依旧
心心念念昔日的单纯时光。有人说，有
一种味道叫作乡愁。而我的乡愁就是
这俗气的倭瓜。

那时候的乡村院落是真正的院落，
几间瓦房，泥土地，一院子葱茏的生命，
东边养鸡养鸭，西边养猪，中间搭一个葡
萄架。葡萄架不仅种葡萄，还种倭瓜。
倭瓜是藤蔓植物，生命力强盛。葡萄金
贵，不好养。鸠占鹊巢是常见的事。往
往葡萄伶仃几个，倭瓜却是成群结队。

小孩子们总是心急，常盯着棚架瞅
来瞅去。在倭瓜花坠落，刚结成黄瓜大
小的倭瓜，我们就爬高上梯地把它摘下
来。急匆匆拿给从田里干活回来的母
亲，母亲笑着说一声“真馋”，转身就进
了厨房。母亲是要做手擀面了。嫩倭
瓜切成细细的丝，热锅里猪油嘶嘶响，

“嗞啦”一声，倭瓜下锅了，放醋、盐等调
料，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忙活着，往
锅里添水、擀面、下面，漫长得很。母亲
真是好脾气，汗水直往下淌，还耐心地

安抚我们说：“这就快了，快了。”
不 过 ，倭 瓜 的 生 长 速 度 却 是 惊 人

的。嫩倭瓜是吃不及的，此起彼伏，一
个又一个，眼看着它们变粗变壮，一天
一个样。我们的心里并不慌张，老了的
倭瓜是另一种味道。母亲把老倭瓜切
丁，和绿豆一起煮汤，光看颜色，就让人
喜欢。喝起来更是不舍得放下，甜甜的
滋味，比搁了一把冰糖还甜。

过了几年，家里翻盖房屋，剩下了
一些红砖，铺在了院子里。比起以往，
院子里宽阔干净了很多。可是，隔开了
泥土，种不了葡萄，也种不了倭瓜了。

然而，第二年我们依旧像往年一样
吃到了倭瓜。是邻居倭瓜爷爷送的。倭
瓜爷爷长着一张倭瓜脸，“倭瓜”是村里
人送他的绰号。村庄里甭管老的少的都
直言不讳叫他的绰号，他整天笑眯眯地
答应着，从不恼怒生气。他家的自留地
离庄子最近，又挨着一片树林，庄稼和菜
都长得不好。只有倭瓜不挑地方，该结
多少就结多少。倭瓜爷爷就在两边的地
头上都种上了倭瓜。他家吃不完，也不
拿到集市上卖，而是摘下来送给左邻右
舍们。就这样，倭瓜爷爷种了很多年倭
瓜，我们也吃了很多年的倭瓜。

渐渐，当很多讯息传到村庄里的时
候，大家都知道了倭瓜原来叫南瓜。可是
很多人叫不惯，觉得别扭，依然固执地叫
倭瓜。倭瓜多亲切啊，没有一点隔膜。就
像倭瓜爷爷，村庄的人一直这样叫他。其
实，他有自己的大名，叫景升，可这多别
扭，谁都没有叫过，大概大家都忘记了。

后来，我辗转生活在异乡，几乎不
曾再听人叫过“倭瓜”这样熟悉亲切的
称呼了。

倭瓜往事倭瓜往事

■■ 张金刚张金刚 （（河北河北））

巷口卖手擀面的大姐多日未出摊，
我便多日从满怀期待到心生失落地骑车
穿越小巷，心心念念着宽展案板上沾满
金黄玉米面的那一团手擀面，盼着某日
又逢着她勤快的身影、灿烂的笑容，还有
那声爽朗的招呼：“买面条呀？”

许是上了年纪，在吃过了天南地北
的各式面条之后，我愈发对一碗朴素、家
常的手擀面情有独钟。故而，对小城多个
机擀面摊、风味面馆视而不见，情愿穿街
过巷，兜兜转转，光顾这家太阳伞下现擀
现卖的手擀面摊，哪怕在烈日雨雪、嘈杂
熙攘中等上十分钟，称上两元钱的，回家
自做一碗称心的家常面，只图一个舒坦。

不久前，听说大姐的丈夫生病，她陪
着去了北京看病，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
来。母亲的唠叨又响在耳畔：“你爱吃手
擀面又不学着做，哪天我擀不动面了，看
你吃啥？”对于母亲的担心，我不以为然，
哪儿还买不到点儿手擀面？

这回真买不到了，只能尝试着自己
动手。先前，母亲和面、擀面、煮面的场
景如教科书般在脑中翻动，指引着我一
步步操作。毕竟，人至中年，掌控面团远
比掌控生活、工作简单得多。

两碗面粉，撒些盐，打入一个父亲开
春买的小鸡下的笨鸡蛋。奔跑在老家庭
院、田野里的母鸡，啄草吃虫饮山泉下的
蛋，于我而言，自带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面盆里，雪白中嵌入的那一团橙黄，似一
轮小太阳，晃着我的眼。倒入从老家取
回的山泉，用筷子快速搅拌成丝丝缕缕、
白里透黄的面絮，一点点揉捏按压成稍
硬的面团；用手蘸水，最后打理得手光、
面光、盆光，蒙上湿布，开始饧面。想着
那来自故乡深山的泉水和富含营养的蛋
清蛋黄，奇妙地与不知产自何方的面粉
相遇，慢慢浸润，交融，不由对那块面团
心生激动和敬畏。

个把小时后，将饧好的面团再次揉
得细腻、光滑、圆满。案板摆上，撒上面
粉，将面团压扁，用长擀面杖擀开，擀薄；
撒上金黄的玉米面，将面饼裹在擀面杖
上，滚动着擀上几个来回，摊开，再撒面，
再裹上，再擀，再摊开……那极具颗粒感
的玉米面，有股纯正地道的清香，牵引着
我的思绪在儿时的玉米地里游荡，回味
着那一口儿锅贴饼子、玉米面糊糊、爆米
花儿的悠远滋味……几番下来，摊在案
板上的面饼又大又圆又薄，均匀地再撒
一层玉米面，将面饼折叠成长条，操刀细
细地切成面条，规规整整地排在那里，等
待着最后华丽变身的“一抖擞”。

这“一抖擞”，要抖擞出力道，极见功
力，也是对和面技术的检验。母亲凭着

几十年的经验，擀得一手好面条，而我全
凭摸索。一根根提起面条，抄在手上，撒
上足够的玉米面，以防粘连。用另一只
手攥住面条，一把接着一把攥到末端，几
番提攥，直至面条粗细均匀、劲道柔长，
顺 溜 地 将 其 盘 在 案 板 上 ，接 着 攥 下 一
剂。虽没有拉面、削面那副阵仗，可擀一
次面条也会胳膊酸，一身汗。听说卖手
擀面的那位大姐，日积月累，两手的关节
常在夜晚隐隐作痛，可为了一家的生计，
第二天她又站在巷口，笑迎每位顾客。

因白天要上班，我擀面常在夜晚。
和面、擀面、攥面时，打开视频，边看边听
边忙；饧面时，做些家务，读读书，发发
呆。天地至暗，灯火温暖，妻子孩子在房
间、我在厨房，忙着各自的事情，互不言
语，默默守候，最惬意、最享受的生活莫
过如此。三口之家，早餐煮一剂面即可，
剩下的冷冻起来，以备随时煮食。

妻子不会擀面，却爱煮面。早餐一
碗面，应着季节变换着不同的汤头。春
天菠菜、油菜面，夏天豆角、茄子面，秋天
丝瓜、番茄面，冬天白菜、萝卜面。不管
汤头如何换，鸡蛋总是绝配，蛋花漂在汤
里，荷包蛋埋在碗中；再配上一碟咸菜，
几块面包、几根油条或几片炸馒头片，喷

香可口。清早，暖暖地吃上一碗原汤面，
一天心里都会暖暖的。

盛夏，最宜吃上一碗过水面，特别是
中午。面条，清水煮熟，捞出浸在冷水
中。挑在碗里，爽爽利利，温和舒适。浇
头，可凭喜好，变着花样儿来。喜欢热汤
面，便可做豆角肉丝卤、茄丁肉丝卤、番茄
鸡蛋卤、香菇油菜卤，吃起来滋味十足。
喜欢凉汤面，便可将黄瓜切丝，加盐、蒜末
腌制片刻，加入凉白开，浇入油炸干香椿
或油炸花椒作卤，吃起来清热凉爽。

我最喜欢炸酱面。甜面酱与瘦肉丁
儿、蒜薹段儿，在油锅里炒至浓稠，浇在
面条上；再配上黄瓜丝、焯豆芽、胡萝卜、
炸辣椒、火腿片等菜码，纵情在大碗中搅
拌，直至乳白的面条、褐色的炸酱、翠绿
的黄瓜、透白的豆芽、橙黄的萝卜、殷红
的辣椒、粉色的火腿等，融合搭配在一
起，色泽明快艳丽，味道共融共生，堪称
一件艺术品。不过，我炸的酱总没妻子
炸得够味儿。我擀好我的面，她炸好她
的酱；面离不了酱，酱离不了面；这平素
的小日子便是幸福的好日子。

忘记过了多少时日，偶然下班路过
巷口，那位大姐依然在出摊擀面。虽然
我已学会并爱上擀面，不再买她的面，可

还是很关注她的摊位。她身影依旧勤
快、笑容依旧灿烂，依旧对络绎不绝的顾
客爽朗地招呼：“买面条呀？”可不知她丈
夫是否康复，生活是否好过，餐桌上的那
碗面是否也如我家这般家常、幸福。

家常一碗面


